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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段商铺鳞次栉比，鸡汤豆花、海
棠糕、腊肉、炒货……炊烟袅袅，香雾缭
绕，烟火气十足，勾起舌尖上的记忆，编
织出味觉上的年味。沿着主干道走走
停停，在“第一楼”茶园可以俯瞰河景，
打卡电影《色·戒》的取景地。出楼右
转，即是洪福桥。洪福桥始建于明代，
原为石拱桥，是古镇历史上重要的环龙
桥之一。站在熙熙攘攘的桥上一眼望
去，对面与之平行的传统民居建筑一览
无遗，桥下两侧依稀可见的马鞍水桥则
随着河流的远去消失在视野中。

而向南不过数百米就来到了新场
古镇最美丽的地段——中段。庭院深
深的老宅、浓荫掩映的市河、勾连宅院
的私桥、风格各异的水园、原生态的田
园果林……无不折射出古镇独特的韵
味。白墙、黛瓦、雕花门窗，古镇老宅的
风味油然而生，摇椅、慢橹、三两行人，
生活气息渐浓。

著名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在20世
纪 80 年代末曾到新场古镇踏察过这
里，回去之后，老先生在《新场古镇》一

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真的被它的风
貌所迷住了，特别是新场大街后市河那
一段的布局形态……这就是当年乡镇
上小康之家安适恬静的生活写照。我
在后市河边徜徉，看着一座座小桥，一
个个水埠，老民居斑驳的墙头上开着老
式的木窗，一层两层，瓦屋顶、马头墙边
是花园和菜圃，春去秋来，细柳拂水，花
木争辉。”

如今这条河边也增添了一些新气
息。在初次邂逅这条河时，高惠里和翁
燕敏就被深深吸引了。于是，去年11
月，一家古朴雅致的后市茶舍在这条河
边悄然开业。开业仅3个月，就吸引了
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外游客前来体
验茶文化。同样被这条河吸引的，还有
已经退休的葛和建先生。小时候，他常
被父母带着来到这座古镇，这条河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下，他在
这条河边开起了一家主打无火厨房的
邦家小厨，既是觉得这种低碳的方式与
古镇生活契合，又是为了不使用明火，
更好地保护古镇的木质建筑。

在新场古镇南段，林立着的众多展
馆一向是相当惹人注目的风景：中国锣
鼓书艺术馆、历史文化陈列馆及在建的
江南丝竹保护传承基地皆为大众熟知。
这也是新场镇非遗保护工作的缩影。

新场，一座因盐而成、因盐而兴的

“活着”的古镇，这里不仅有古韵盎然的
拱桥、牌坊等江南景致，有原住民和游
客友好共享的自然空间，也是一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聚宝盆”。锣鼓书、浦东
派琵琶、江南丝竹、卖盐茶、灶花……它
们是新场繁华的见证者，也是值得珍藏
的文化记忆。

在新场，现有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有10项，其中锣鼓
书、浦东派琵琶 2 项为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早在2011年、2014年，新
场镇两度被当时的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锣鼓书）。在中国
锣鼓书艺术馆里，叮叮当当的锣鼓声和
谈敬德先生中气十足的声音萦绕耳畔，
薛婷一边介绍锣鼓书，一边感慨这位如
今已经82岁的老人近几年仍在继续创
作。除了老一辈的坚守，每年还有新鲜
血液的流入。附近的中小学生会来到
这里开展锣鼓书学习，并参加文艺汇
演。可惜的是始终坚守下去的人并不
多，锣鼓书的传承仍然急需像谈敬德老
先生那样的创作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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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场古镇的巷陌间，人头攒动，
大抵受到了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
生活热情的传染，来往的人群总带着些
年货，或手上捧着，或手中拎着，或小推
车拉着。这些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
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鲜黄，亮亮堂
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其中，最

常见的一种，是一袋袋碧绿的青菜。
人群中，家住康桥镇的付阿姨拎着

两袋青菜，在新场古镇的街道上穿梭，
那是她“心心念念”的“新场青”。一棵
寻常的青菜缘何让人如此挂念？“这个
季节，经过霜打之后，这种青菜的口感
最是甜糯。”付阿姨解释道，“新年餐桌

上，无论放多少大鱼大肉，总要有盆‘新
场青’的，这菜吃着清爽，可以清清口，
颜色也漂亮。”

这种叫“新场青”的菜，俗称“矮脚
青”。根据《新场镇志》记录，这种青菜
植株矮且紧凑，具有较强的耐寒性，特
别适宜秋冬季栽培。冬天桃树落叶了，
每棵桃树下大概有4米见方的空地是
闲置的，所以当地人就随手撒上种子，
等着“矮脚青”长出来。闲暇之时，他们
便前往地里采摘。采下的青菜，会有菜
贩子前来收购，量少的则由他们自行拿
到街上售卖。

王峰觉得，桃树下种出来的这些青
菜，是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农作物。2019
年，在广告圈摸爬滚打多年后，热爱艺
术创作的文艺青年王峰辞职了。他从
市区搬到田间地头，在新南村安了家，
从此与“新场青”结缘。在合作社的桃
园内，“新场青”簇拥而生，经霜打后，口
感更为细腻鲜美。它不仅是周围居民
餐桌上的常客，更是古镇冬日里的一抹
生机。

这份触动加之广告人的敏锐，让准
备尝试农创的王峰打起了这些青菜的

“主意”。了解“新场青”的历史后，王峰
为“新场青”写了自传，结合新场的桃源

特色，便有了“一棵交了桃花运的菜”。
有漫画功底的他在“新场青”专属礼盒
上绘制了图案，并写上了“来自新场，桃
树下生长”，发往各地买家。他还在洪
西街开了一间“矮脚先生包子铺”，主打
用当地青菜做的净素包子。

由于是冬季生长的作物，每日清晨
“新场青”上还结着霜，这时候收菜会带
着水汽回去，不利于储存。因此，74岁的
唐阿婆每天下午才会去桃树下收菜，少
的带回家自己吃，多的就装在塑料袋里，
拎着去古镇卖。在新场古镇的街头巷
尾，像唐阿婆这样的卖菜老人并不少
见。他们手上带的作物也不多，往往只
有几袋子，似乎只是顺手而为，消遣时
间。菜价也极其便宜，一斤只要八毛到
一元，满满的两袋青菜也只需要三元。

“卖菜赚不了多少钱，但每天能和街坊邻
居聊聊天，日子过得充实。”唐阿婆说。

对于唐阿婆这样居住在古镇周围
的老年人来说，“新场青”不仅是餐桌上
的食材来源，更是一种无声的陪伴。地
里的青菜一天天长高，古镇一日日热闹
起来，仿佛在告诉他们，生活总是这样
充满盼头。唐阿婆说，“每天看着这些
青菜，就觉得日子有盼头。它们不仅是
菜，更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朋友。”

一棵棵“新场青”在这片土地生长时，一定是从中汲取了这片古镇的某种气质，不然怎会拥有如此相似的精神。这座有着“十三牌楼九环龙，小小新场赛苏州”美称

的古镇，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一个曾以盐繁荣的千年古镇，也是古时浦东平原上的第一大镇。后因盐场变迁以及战乱等变化，新场几经兴衰，如同“新场青”般历经霜

打，变得越发细腻、质朴、亲切。古镇上雕刻精致的一座座石拱桥，傍水而筑的明清古宅院及高垒的石驳岸等皆是往昔见证。

新场古镇大致可以分为北、中、南三段，以“最小影响、最大尊重”的申遗原则，想方设法做细北部“烟火气”、做精中部“文艺范”、做实南部“高雅风”，以提升新场古镇

整体功能与品质。这种“前店后居跨水为园”的格局，是整个新场古镇迥异于其他水乡古镇的特有形态。

饭店后厨里，李阿姨正在为昂刺鱼菜饭备菜。 青年报实习生 孙思毓 记者 郭佳杰 摄

“新场青”已经成了当地美食
用料的不二之选。图为店家制作
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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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光流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
向年底，这些“新场青”也在一次次霜打
中逐渐甜糯细腻起来。除了基本款的
炒青菜、香菇菜心外，最常见的菜泡饭、
菜馒头、菜饭都把这棵“新场青”当成了
默认食材。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新场古镇
的青石板路上，李阿姨已经开始忙碌起
来。“新场青”切碎，咸肉切块，洗米，杀
鱼，腌鱼，再用棉线一条条串起。早上
九点多，她已经完成了昂刺鱼菜饭的所
有食材准备，等着上灶做饭。这家昂刺
鱼菜饭店用的还是传统的土灶，烟火在
上面刻下了时光的痕迹，不知究竟历经
了多少个新春。

这份看似简单的菜饭也深藏门道，
两小时的等待间，李阿姨要靠经验把握
开盖的时间，均匀地翻炒菜饭，其间稍
有不慎就会煳锅。中午11点，一份油
润喷香的昂刺鱼菜饭准时出炉，米粒间
的青菜碎依然碧绿。

“白鱼青菜桃花饭，不识忧愁过一

生。”这家坐落在“新凤蜜露”水蜜桃产
地——新场古镇的昂刺鱼菜饭店已经
开了近十年，来自新场本地的稻米、青
菜和鱼肉一起，构成了一份土生土长
的菜饭。店里没有菜单，只卖昂刺鱼
菜饭套餐，一份菜饭，一份锅巴，一块
扎肉，一小碟酱菜和一碗汤，来客依然
络绎不绝。让店长薛婷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晚上11点启程从浙江杭州骑
自行车来的伯伯。他是那天的第一个
客人，“因为我们这边骑车的客人也蛮
多的，当时也没有太在意，随口问了一
句，没想到他是从杭州来的。他吃了
一大碗饭，还有点意犹未尽，我说要不
要给你添一点，那叔叔说‘够了够了，
很好很好’，吃完便走了。”忆及此，店
长薛婷既敬佩又欣慰这一份小小菜饭
的莫大吸引力。除了这些远道而来的
客人，还有不少常来的老顾客，有每周
从市区赶来的年轻夫妻，有每次来总
是堂食一份、外带一份的爷叔……

一份菜饭，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心中

挂念的味道，也是街坊邻居的暖心一
餐。饭店的邻居里有一位老奶奶，她的
眼睛因为糖尿病的缘故看不太清。有
的时候自己不做饭了，就上这里来吃一
口。“我觉得老了以后就很不容易，尤其
是生病的时候。前段时间她的手受伤
了，一直没好，不能做饭，我说你就来这
边吃一口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隔
两三天便来我们这边吃一顿。”薛婷分
享道，“因为她眼睛看不太见，我每次扶
她进来，都让她先坐，然后再把饭端到
她面前。担心她看不清，会跟她说哪里
是饭，哪里是肉，哪里是汤。等她吃完，
我再扶她出去。”

这里的每一份菜饭，不仅是味蕾
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古镇的烟
火气，街坊邻里的温情，仍在这座古
韵悠然的小镇绵延。无论是手拎“新
场青”的付阿姨，精心烹制菜饭的李
阿姨，还是耐心照顾每一位顾客的薛
婷，都将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步入新
的一年。

年味是什么？它不像节气那般遵循着宇宙的恒定规律和大自然的固有变化，以一种外在

的、客观的形式加之于人。年味是奇妙的，仿佛冬季大地上丝丝缕缕的寒意，悄无声息地一天

天变得越发簇密、越发深浓。对于新场古镇附近的居民来说，捧起那碗南山寺用杂粮和“新场

青”熬成的腊八粥时，便在朦朦胧胧的热气中看到了年。

这年味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缓缓蔓延又日日加深的呢？或许是从邻里乡亲交谈中越来越

多出现的“过年”，或许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那刻起。而对于新场古

镇居民来说，年味或许是从一棵棵经历霜打后，逐渐软糯的青菜开始……

青年报实习生 孙思毓 记者 郭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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